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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剧场为引擎打造城市文化磁场
首尔大学路的演进与启示

在首尔，有一条街，从剧场的聚落变成了一种精神的聚合。它不靠名人代言，也不仰赖大型投资。三十年来，
靠持续的创作与演出一点点被看见———它叫大学路。

20世纪 70 年代初，首尔大学迁至冠岳区后留下的大量空置空间，加上周边 8 所高校的青年文化流动、低廉
租金与艺术团体自建剧场的主动性，大学路逐渐成为韩国小剧场文化的核心聚集地。此后 40 年，演出、节庆、展
览与市民文化在此交汇，使这条街被誉为“韩国百老汇”。

李勋京，是这段变迁的见证者之一。 她 19 岁第一次以观众身份走进剧场，1992 年起投身大学路戏剧创作，
至今已有三十余年。 如今以韩国文化艺术委员会戏剧·音乐剧委员的身份，她仍持续参与大学路的戏剧实践与
文化策划，见证这条街在时代更迭中的演进。

“韩国百老汇”的起点：
从空置街区到文化地标

1974年，首尔大学从原址迁至冠岳区。大学路由
此留下大量空置商铺与低租金空间，这为剧团、艺术
家提供了天然聚集地。随着剧场与创作者逐步进驻，
这一带逐渐形成具有实验性和社群气质的艺术文化
特区。
此后，钟路区被划定为“文化特区”，通过引导

入驻商家、筛选演出项目、市民自发表演活动等机
制，进一步巩固了大学路的文化聚集力。
“以前直到上世纪 80 年代为止，大学生们是以

学业和文化两种兼并的形式将大学路进行特性化”，
李勋京说，“但现在，除了大学生之外，以一般市民为
主体的文化艺术享用街道也发挥了作用。”
而在 20世纪 80 年代，青鸟剧场的迁入被视为

一个标志性节点。它最初由杂志出版社建造，以儿童
剧起家，后来因长期驻演《欺诈 Liar》而广为人知，
李勋京也曾在该剧中担任演员。
她回忆：“当时是两个剧团轮班，白天演完儿童

剧就拆布景，晚上接着演成人剧，有时一天排三场，
从早上九点一直到晚上十点。”
如今，青鸟剧场虽已转为音乐剧场，但因其为大

学路首个民间小剧场，至今仍被视作重要象征。“虽
然规模不到 100个座位，但在这个空间里，很多话剧
演员流着汗、制作作品、思考作品如何与观众见面，
是作为主轴的剧场，所以有非常大的意义。”
上世纪 80 年代末至 90 年代中期，大学路、新

村、弘大等地兴起“小剧场文艺复兴”浪潮，小剧场
成为社会反思与公共对话的平台。“那时去剧场看
戏，不是为了消遣，”她说，“看完戏后会到酒桌上继
续讨论———我们在作品中提出了什么问题，这个社
会该是什么样。”
然而，上世纪 90年代中期，互联网与新型媒介兴

起，公共讨论空间结构变化，小剧场失去“社会放大
器”的位置。再到新冠疫情来临，观众进一步流失，剧
场人被迫面对剧场之外的新问题。李勋京指出，“我们
现在必须面对一个现实，时代已经不同了。小剧场复兴
不是口号，而是必须找到观众还愿意走进来的理由。”

文化磁场的蔓延：
庆典、街区与非典型剧场

疫情突袭打破了剧场原有的生存逻辑，也迫使
韩国剧团转向更灵活的演出方式。
李勋京解释，过去剧场依赖门票与政府补贴维

持运营，而在没有观众的那几年，很多剧团只能彼此
买票、互看演出、用录像维系创作，“观众席上 40%
以上的人都是同行，靠互相扶持才撑过来。”
生存压力催生了全新的展演模式。韩国目前年

均举办 40 余场剧团联合庆典，尤其集中于 7–10
月。每一场庆典都由多个剧团抱团协作，既降低制作
成本，也拓展了观演空间与观众类型。李勋京介绍：
“为了生存, 用自生的方法独自制作和演出并不容
易,因此 5个、10 个、15 个剧团聚在一起，庆典也随
之增多。”
她所主办的“创作空间戏剧庆典”已连续举办

20届，核心理念就是“非剧场空间的演出”。咖啡馆、
书店、屋顶、练习室、地铁、市场，甚至酒吧———这些
本不属于戏剧的场所被重新定义为舞台。她兴奋地
回忆：“我们在图书馆排过戏，观众就在书架边看，也
在地铁通道演过一出关于‘等待’的剧，路人停下来
就成为观众。”
目前，她正在筹备明年第 21 届庆典，并计划邀

请中国剧团参与共创。“我一直觉得，中国和韩国的
戏剧人之间可以有很多化学反应。”
剧场功能的外溢也影响到更传统的艺术机构。

在大学路一带，像阿尔科美术馆这样的公共文化空
间，虽不直接承载演出功能，但日益成为市民文化探
索的一部分。李勋京认为，“来大学路的人并不一定
是来看戏的，有人来看展、喝咖啡、见朋友……这本
身就是一种混合文化地理的体现。”
在大学路的中心，还有一处特别的公共空

间———马罗尼埃公园。它不仅是戏剧人的聚集地，也
是大学路被认定为“文化特区”的核心理由。李勋京
指出，相较于首尔其他功能单一的公园，这里有街头
演出、市民展览、非营利组织的文化活动，也有定期
的“无车街道”文化节。更重要的是，这一切不是简
单拼凑，而是由运营委员会统筹，确保公园活动与周
边剧场和商家的协同。“它一直是热爱文化的人会来
的地方。”
她强调，马罗尼埃公园真正特殊之处，在于它持

续释放一种“文化磁场”———不仅为剧场输送观众，
也让路过者成为潜在的文化参与者。正因如此，大学
路的文化生态，早已突破了剧场的边界，成为街区日

常的一部分。

中韩小剧场的联动：
如何成为彼此的观众

尽管大学路被誉为“韩国百老汇”，小剧场文化
的传播仍面临语言与媒介的限制。李勋京指出：“音乐
剧那边有很多外国观众，因为可以用眼睛看、用耳朵
听，一起鼓掌、享受气氛。但戏剧是一种语言构成的文
化，想吸引外国观众就没那么容易。”她坦言，小剧场
字幕翻译难度高，观众仍以本地人为主。但她也观察
到：“在韩国其他地区，人们仍然觉得‘看戏就该去大
学路’。疫情后，大学路每逢周末依旧人头攒动，这是
一个非常积极的信号。”
即便如此，她仍认为中韩小剧场文化的联动“必

须发生”。“韩国的文艺复兴已经过去，需要新刺激；
中国的小剧场正上升，如果能系统引入经验与机制，
将助力发展更稳固。”
她曾参与中韩小剧场交流项目多年，观察到两

国在表达逻辑上的差异：“中国作品历史感很强，也
对潮流表达非常敏锐。而韩国创作前更强调哲学问
题：这部戏要讲什么？为什么要在今天演它？”
在她看来，两种方式各有优长，“如果能找到平

衡，可能会产生一种比以往更强的表现力。”
她指出，中国剧场创作往往“模块化”，各自推

进表演、技术与制作；而韩国剧团则强调“共同目
标”与集体讨论，“不是谁对谁错，但在集体思考中，
确实更容易找到突破口。”她认为，这种结构上的差
异正是中韩合作中最具潜力的互补点。
“在韩国举行大学庆典时，我们邀请过中国大学

团队，演出时大剧场座无虚席。”李勋京认为，中韩剧
场文化的联动，不只是表演体系的交流，更折射出两
种文化节奏的差异，“韩国正在努力重新找回文艺复
兴的活力，中国则正处在快速上升期。我觉得我们可
以互相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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